
A30 文匯副刊采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最
近
有
些
非
法﹁
佔
中﹂
搞

手
未
能
入
境
內
地
，
引
起
一
場

風
波
。
其
實
先
進
的
西
方
國

家
，
都
有
這
種
不
講
理
由
拒
絕

入
境
或
有
條
件
入
境
的
先
例
。

我
是
一
介
書
生
，
長
期
在
港
從

事
教
育
工
作
，
而
且
政
治
立

場
︱
︱
愛
國
是
公
開
的
。
但
申
請

去
美
國
旅
遊
，
也
遭
受
到
若
干

﹁
限
制﹂
的
麻
煩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我
的
學
生

有
不
少
是
僑
居
美
加
等
地
，
力
邀

我
前
往
探
望
並
到
該
地
旅
遊
。

從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末
期
開

始
，
我
就
熱
衷
於
到
外
國
旅
遊
。

從
近
及
遠
，
先
去
東
南
亞
各
國
，

再
及
歐
美
等
地
。
當
年
尚
算
年
青
力
壯
，
每
逢
兩

假
︱
︱
即
學
校
的
寒
暑
兩
假
，
必
選
定
目
標
，
前

往
遊
覽
。
目
的
一
在
探
訪
親
友
，
二
在
增
廣
見

識
。
我
相
信﹁
行
萬
里
路
勝
讀
十
年
書﹂
的
格

言
，
假
期
未
到
，
預
先
作
了
安
排
。

由
於
我
在
當
年
沒
有
持
有
任
何
國
家
護
照
，
有

的
旅
行
證
件
就
是
香
港
的﹁
身
份
證
明
書﹂
。
這

份
綠
面
的
證
明
書
，
只
是
表
明
此
人
有
香
港
的
永

久
居
留
權
，
但
卻
不
受﹁
領
事
保
護﹂
，
實
際
上

是
一
個
無
國
籍
的
證
明
書
。

持
此
證
明
書
去
美
國
領
事
館
尋
求
簽
證
，
竟
然

要
跑
三
次
。
詳
細
問
及
赴
美
目
的
，
認
識
美
國
僑

居
的
何
人
，
問
得
十
分
詳
細
。
最
後
，
要
指
定
我

必
須
由
夏
威
夷
入
境
。
我
問
你
們
的
科
技
如
此
發

達
，
由
何
處
入
境
，
能
逃
得
出
你
們
監
視
的﹁
法

眼﹂
？
答
道
，
你
是
名
人
，
應
有
此
限
制
。
所
謂

﹁
名
人﹂
，
不
外
因
為
當
年
我
是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而
已
。

往
後
去
過
美
國
三
次
，
前
兩
次
還
要
指
定
入
境

地
點
。
而
且
有
一
次
竟
把
我
的﹁
身
份
證
明
書﹂

割
開
，
大
概
方
便
影
印
。
我
忙
拿
去
出
入
境
處
詢

問
，
承
他
們
貼
好
再
加
蓋
印
，
但
卻
在
赴
加
拿
大

後
再
入
境
美
國
水
牛
城
時
，
被
以
證
件
破
爛
為

詞
，
拒
絕
入
境
。
後
經
留
加
校
友
律
師
去
英
、
美

領
事
館
交
涉
，
被
暗
示
可
乘
飛
機
入
境
。
因
為
陸

路
美
國
邊
防
，
不
可
能
認
錯
。
為
此
，
坐
了
一
次

最
短
程
的
飛
機
進
入
美
國
。

我
不
埋
怨
美
國
的
入
境
政
策
，
只
是
覺
得
他
們

太
看
重
我
這
個
一
介
書
生
了
。﹁
限
制
入
境﹂
，

難
道
我
一
個
人
能
去
做
顛
覆
美
國
的
蠢
事
？

限制入境

藍
公
逝
世
後
，
原
美
國
愛
荷
華﹁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主
任
、
著
名
作
家
聶
華
苓
寫
了
以

下
一
段
話
：
一
九
七
八
年
，
我
和
安
格
爾
、

女
兒
王
曉
薇
王
曉
藍
，
全
家
第
一
次
去
北

京
，
那
時
中
美
還
沒
建
交
。
我
們
經
香
港
去

廣
州
，
抵
達
香
港
，
我
勉
強
接
受
藍
真
先
生
晚
宴

的
邀
請
，
以
為
那
是
共
產
黨
拉
攏
海
外
人
士
的
姿

態
。
以
後
我
去
香
港
多
次
，
對
他
比
較
認
識
，
發

現
他
是
位
誠
懇
厚
道
人
。
一
九
七
九
年
中
美
建

交
，
我
和
安
格
爾
在
愛
荷
華
大
學
舉
辦﹁
中
國
周

末﹂
，
兩
岸
三
地
中
文
作
家
首
次
在
愛
荷
華
相

聚
，
哄
動
中
美
。

︽
紐
約
時
報
︾
專
文
報
道
，
藍
真
先
生
也
是
嘉

賓
。
聶
華
苓
置
身
國
際
文
化
中
心
，
閱
人
無
數
，

對
藍
公
這
位
旗
幟
鮮
明
的
中
共
出
版
要
人
，
接
觸

下
來
，
不
僅
沒
有
抗
拒
感
，
反
而
惺
惺
相
惜
，
還

邀
請
他
參
加
舉
世
哄
動
的
兩
岸
三
地
作
家
自
一
九

四
九
年
以
來
，
首
次
在
美
國
愛
荷
華
相
聚
的
盛

會
，
可
見
藍
公
的
魅
力
。
藍
公
雖
然
是
愛
國
出
版

界
的
頭
頭
，
從
不
擺
官
架
子
，
不
打
官
腔
，
他
深

諳
在
香
港
及
海
外
做
文
化
出
版
工
作
，
對
文
化
人

和
顏
悅
色
，
求
同
存
異
，
才
能
深
得
人
心
。
他
是

屬
於
上
一
代
、
少
有
能
反
躬
自
省
的
共
產
黨
人
。

如
果
談
到﹁
統
戰
工
作﹂
，
藍
公
是
箇
中
的
佼
佼

者
，
海
內
外
文
化
人
提
起
藍
公
無
不
肅
然
起
敬
。

他
謹
記
前
港
澳
辦
主
任
廖
承
志
廖
公
的
名
言
：

﹁
馬
馬
虎
虎
的
愛
國
主
義
也
是
愛
國
主
義
，
我
們

要
善
於
團
結
一
切
可
以
團
結
的
人
。﹂
他
還
把
廖
公
的
指

示
，
一
再
傳
達
給
下
屬
：﹁
在
香
港
做
出
版
工
作
，
要
搞
大

合
唱﹂
，﹁
紅
花
也
要
綠
葉
扶
持
，
三
聯
書
店
不
能
包
打
天

下
。﹂藍

公
以
此
為
座
右
銘
，
放
下
身
段
，
虛
懷
若
谷
，
廣
交
天

下
有
識
之
士
，
團
結
一
切
可
以
團
結
的
力
量
，
與
香
港
出
版

同
道
一
起
，
把
香
港
及
海
外
華
文
出
版
事
業
做
得
有
聲
有

色
。
與
藍
公
交
往
的
人
，
從
不
會
令
人
感
到﹁
黨
官﹂
咄
咄

逼
人
的
氣
焰
，
也
沒
有
半
點
時
下﹁
假
大
空﹂
的
虛
張
聲

勢
，
而
是
一
個
腳
踏
實
地
的
出
版
家
、
讀
書
人
，
對
下
屬
和

朋
友
無
不
關
懷
備
至
。
早
年
我
的
兩
個
女
兒
負
笈
海
外
，
擔

子
頗
沉
重
，
他
與
李
蕙
大
姐
一
再
向
我
表
示
，
如
果
經
濟
有

困
難
，
可
以
隨
時
告
知
，
他
們
可
以
騰
挪
私
蓄
助
我
渡
過
難

關
。
雖
然
我
從
未
向
他
們
求
援
過
，
但
他
們
的
古
道
熱
腸
，

一
直
溫
暖
心
間
！

他
告
誡
青
年
人
道
：﹁
愛
情
不
僅
給
人
們
一
番
旖
旎
或
悽

愴
的
追
尋
，
它
也
是
一
首
樂
章
，
它
鼓
舞
人
們
勇
敢
向
前
，

它
引
導
人
們
堅
守
信
約
…
…﹂
他
便
是
年
輕
人
的
典
範
。
他

與
夫
人
李
蕙
大
姐
鶼
鰈
情
深
，
退
休
後
，
一
道
遨
遊
大
江
南

北
，
訪
問
舊
日
好
友
。
晚
年
李
大
姐
多
病
，
他
常
伴
左
右
，

每
屆
結
婚
周
年
，
他
都
會
寫
一
篇
情
深
意
切
的
紀
念
文
章
，

細
述
早
年
邂
逅
的
種
種
，
令
人
動
容
。
他
自
稱
是﹁
一
匹
感

情
的
野
馬﹂
，
向
友
人
覆
述
當
年
如
何
追
求
李
蕙
大
姐
、
向

她
發
出
感
情
之
箭
的
故
事
，
暮
年
燈
前
相
對
讀
書
、
互
訴
心

聲
，
年
逾
耄
期
，
情
懷
如
詩
。
他
的
家
人
說
，
他
走
得
安

詳
，
願
他
在
另
一
個
世
界
，
仍
然
過
得
愜
意
瀟
灑
。

（
下
）

聶華苓：他是誠懇厚道人

上
回
說
到
孩
子
服
用
一
醫
師
的
中
藥
後
，
愈

咳
愈
厲
害
，
睇
回
一
向
信
賴
的
中
醫
，
說
之
前

集
中
止
咳
，
把
應
該
去
除
的
外
邪
都
壓
下
去
。

兒
子
吃
新
藥
後
，
好
了
很
多
，
但
到
第
七
劑
，

又
開
始
咳
和
肚
瀉
，
看
上
來
不
像
新
感
染
的
。

我
們
又
回
去
看
，
信
賴
的
醫
師
說
藥
把
積
存
的
感

冒
都
一
口
氣
清
了
出
來
。
醫
師
換
一
換
藥
，
回
去

孩
子
沒
有
咳
了
，
但
還
一
直
瀉
，
把
從
前
的
外
邪

都
排
出
來
了
。

回
想
起
最
初
看
的
中
醫
，
也
曾
把
小
兒
的
咳
治

好
，
但
不
久
又
再
咳
。
他
說
氣
管
容
易
敏
感
，
但

我
們
心
想
，
孩
子
從
小
也
沒
有
這
個
問
題
。
除
了

清
針
毒
，
兩
歲
前
大
概
只
病
過
三
次
。
看
了
信
賴

的
醫
師
後
，
才
發
現
原
來
一
直
也
不
能
徹
底
清
感

冒
，
才
變
得
這
麼
容
易
病
。

這
一
役
令
我
們
更
明
白
，
在
任
何
療
法
裡
，
大

家
着
重
用
藥
的﹁
自
然﹂
，
其
實
與
療
法
的﹁
自

然﹂
是
不
一
樣
的
。
亂
用
中
草
藥
，
一
樣
會
如
西

藥
一
樣
，
只
把
病
徵
壓
了
下
去
，
醫
病
不
醫
人
。

孩
子
的
身
體
反
應
很
直
接
，
一
直
沒
打
針
或
吃
西

藥
的
話
，
什
麼
病
也
很
好
醫
，
也
不
會
如
不
斷
吃

抗
生
素
的
小
孩
，
時
常
反
覆
染
病
。
成
人
可
能
清

感
冒
要
清
很
久
，
因
為﹁
新
仇
舊
恨﹂
太
多
，
但

小
孩
不
一
樣
，
大
多
數
都
是﹁
新﹂
症
。
看
合
適

的
中
醫
，
很
快
會
醫
好
，
且
不
會
重
複
染
病
。

這
次
經
驗
讓
我
們
引
伸
思
考
其
他
療
法
的
用
藥

問
題
，
比
方
一
些
食
療
醫
咳
很
出
色
，
但
究
竟
是

把
咳
壓
了
下
去
，
還
是
真
的
根
治
了
病
源
，
常
人

很
難
分
辨
。
例
如
蜜
糖
止
咳
，
究
竟
是
封
了
喉
，

還
是
滋
潤
了
肺
，
乃
在
乎
本
身
的
咳
是
什
麼
種

類
。
所
以
即
使
用
天
然
的
東
西
，
也
要
清
楚﹁
因﹂
，
及
處
理

﹁
因﹂
，
否
則
就
如
西
醫
的
對
抗
式
療
法
中
處
理﹁
果﹂
的
後

遺
症
了
。

初
次
看
順
勢
療
法
的
介
紹
，
覺
得
其
安
全
性
較
高
，
因
為
重

心
在
刺
激
身
體
作
出
反
應
，
而
非
停
止
反
應
。
順
着
身
體
的
反

應
來
醫
病
，
聽
上
去
覺
得
十
分
可
靠
。
聞
說
親
身
試
藥
的
大

師
，
還
十
分
健
康
長
壽
。
大
家
有
興
趣
可
以
研
究
研
究
。
雖
然

自
己
還
未
看
過
順
勢
醫
師
，
只
是
吃
過
一
些
順
勢
成
藥
，
也
希

望
有
一
天
可
以
多
學
習
。

另
外
就
是
台
灣
最
近
很
火
紅
的
原
始
點
療
法
，
理
念
在
以
補

充
熱
能
來
令
身
體
自
行
進
行
修
復
工
作
。
我
太
太
用
過
來
治

咳
，
效
果
不
錯
，
有
機
會
再
介
紹
。

自然用藥和自然療法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去
年
七
月
受
內
地
傳
媒
所
託
，
訪
問
昔
日
香

港
打
星
、
內
地
以﹁
香
港
黑
幫
大
佬﹂
稱
之
的

陳
惠
敏
，
他
主
動
提
到
一
九
九○

年
劉
嘉
玲
遭

綁
架
拍
下
受
虐
照
片
，
由
他
一
手
擺
平
，
同
時

將
事
件
始
末
經
過
詳
盡
還
原
，
及
至
二○

○

二

年
，
照
片
流
出
，
也
由
他
找
出
發
片
主
犯
，
將
他
繩

之
於
法
。

我
沒
將
劉
嘉
玲
這
一
段
寫
在
訪
問
裡
，
因
主
題
是

﹁
陳
惠
敏
的
幫
會
歲
月﹂
，
不
想
偏
離
外
，
主
要
原

因
是
不
忍
。
知
道
就
算
我
寫
了
，
劉
嘉
玲
也
不
會
因

此
動
氣
或
生
我
和
陳
惠
敏
的
氣
，
而
是
覺
得
二○

○

二
年
劉
嘉
玲
在
五
百
多
名
香
港
影
藝
人
簇
擁
下
，
公

開
作
出
聲
討
，
她
的
確
如
她
所
言﹁
比
想
像
中
堅

強﹂
，
埋
在
心
底
裡
十
二
年
的
陰
影
、
秘
密
、
不
敢

宣
之
於
口
又
威
脅
着
她
的
過
去
，
得
到
徹
底
的
釋
放

和
解
脫
。
事
隔
十
多
年
後
，
何
必
舊
聞
重
提
，
再
一

次
喚
起
大
家
的
回
憶
，
在
癒
合
的
傷
口
上
多
劃
一

刀
？有

人
認
為
我
笨
，
捉
到
鹿
不
脫
角
，
在
這
事
情

上
，
容
許
我
驕
傲
一
點
，
鹿
角
脫
過
不
少
，
但
是
都

是
脫
得
有
道
，
在
劉
嘉
玲
被
擄
事
件
上
，
我
是
從
一

個
女
性
的
憐
憫
心
、
同
情
心
出
發
，
她
能
撞
破
這
個

心
理
難
關
，
亮
麗
地
繼
續
人
生
，
需
要
多
少
的
時

間
、
鼓
勵
和
勇
氣
，
就
讓
她
隨
着
時
間
放
下
吧
。

事
隔
一
年
多
，
前
幾
天
內
地
傳
媒
訪
問
陳
惠
敏
，
再
度
提
起

劉
嘉
玲
事
件
，
陳
惠
敏
的
回
應
跟
我
訪
問
的
一
模
一
樣
，
作
為

受
訪
者
他
有
問
必
答
，
並
澄
清
網
上
流
傳
的
劉
嘉
玲
被
姦
短
片

是
假
的
。
訪
問
刊
登
了
出
來
，
劉
嘉
玲
大
方
表
示
她
不
介
意
，

她
早
已
將
事
情
放
下
，
只
是
傳
媒
不
放
過
她
。
我
相
信
，
以
她

的
經
歷
，
將
來
繼
續
有
人
翻
炒
舊
聞
，
對
她
絲
毫
不
會
有
影

響
。經

歷
了
陽
光
，
也
經
歷
了
風
雨
，
她
在
不
丹
舉
行
隆
重
獨
特

的
婚
禮
，
四
十
九
歲
生
日
開
盛
大
生
日
宴
，
群
星
拱
照
，
在
演

藝
事
業
上
她
有
成
就
，
商
場
上
長
袖
善
舞
。
看
到
她
的
淡
定
，

擁
有
充
實
豐
麗
的
人
生
，
實
應
稱
她
做
生
命
樂
士
。

對
於
經
歷
挫
折
的
人
，
劉
嘉
玲
的
傳
奇
遭
遇
起
了
正
面
作

用
，
劉
嘉
玲
能
站
起
來
，
你
也
可
以
！

生命樂士：劉嘉玲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香
港
的
漫
畫
不
少
也
以
古
代
為
故
事
背

景
，
偶
爾
也
會
出
現
與
玄
學
相
關
的
傳
奇

人
物
，
例
如
在
兩
、
三
年
前
，
紫
微
斗

數
的
開
創
者
陳
摶
老
祖
便
曾
成
為
某
作
品

內
的
重
要
角
色
，
近
日
又
有
另
一
位
傳
說

中
的
風
水
大
師
，
於
港
漫
世
界
中
出
現
，
而

他
更
肩
負
着
扭
轉
整
個
故
事
的
重
大
責
任
！

根
據
漫
畫
情
節
，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當
年
在

玄
武
門
原
來
沒
有
將
兄
長
李
建
成
殺
死
，
李

建
成
更
以
近
似
龜
息
的
方
法
長
眠
至
五
代

時
，
懷
着
絕
世
武
功
兼
滿
腔
的
恨
意
重
生
，

決
心
成
為
重
奪
中
原
權
力
的
暴
君
！
不
過
，

李
世
民
原
來
早
留
有
後
着
：
他
安
排
身
邊
的

風
水
大
師
在
巨
鯨
的
腹
中
蟄
伏
三
百
多
年
，

直
到
五
代
之
時
向
當
代
的
武
林
高
手
傳
授
收

伏
李
建
成
之
法
，
而
這
位
活
了
數
百
年
的
高

人
，
正
是
唐
代
的
玄
學
大
師
李
淳
風
！

在
漫
畫
的
世
界
內
，
李
淳
風
擁
有
讓
靈
魂

穿
梭
過
去
未
來
的
神
奇
能
力
，
令
他
可
以
影

響
整
個
中
國
的
運
命
，
在
現
實
之
中
，
李
淳
風
當
然
不
能

如
此
神
通
廣
大
，
但
根
據
傳
說
，
他
倒
也
作
出
過
影
響
整

個
中
華
民
族
歷
史
發
展
的
重
要
決
定
︱
︱
令
唐
太
宗
放
過

了
中
國
唯
一
一
位
女
帝
王
武
則
天
！

根
據
記
載
，
在
唐
太
宗
在
世
之
時
，
曾
出
現﹁
唐
中

弱
，
有
女
武
代
王﹂
的
預
言
，
李
淳
風
亦
憑
天
象
推
算
出

未
來
將
有
女
性
掌
權
，
而
且
這
位
女
帝
王
，
更
是
唐
太
宗

的
宮
內
之
人
。
為
絕
後
患
，
唐
太
宗
考
慮
殺
光
宮
中
所
有

姓
武
之
人
，
但
李
淳
風
卻
認
為
對
方
乃
天
命
所
歸
，
李
世

民
未
必
能
除
盡
後
患
，
不
過
，
由
於
對
方
已
經
成
年
，
所

以
當
她
掌
權
之
時
，
已
是
位
老
年
人
，
所
以
內
心
將
較
仁

慈
，
應
不
會
將
李
氏
後
人
殺
絕
，
李
世
民
惟
有
勉
強
接
受

李
淳
風
不
亂
殺
姓
武
之
人
的
建
議
︱
︱
後
來
，
一
如
李
淳

風
所
預
測
，
武
則
天
果
然
成
為
帝
王
，
但
確
實
又
在
死
後

讓
李
氏
的
血
脈
重
掌
天
下
！

有
後
人
認
為
，
這
段
故
事
其
實
是
由
武
則
天
所
杜
撰
，

以
證
明
自
己
屬
上
天
選
定
的
當
權
者
，
但
作
為
玄
學
家
，

我
當
然
更
傾
向
相
信
李
淳
風
確
是
如
此
的
料
事
如
神
！

放過武則天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大凡通過高考
改變命運的人，都或多或少會對考場懷有某種特
殊情感。正因為如此，我到南京後便特地尋到江
南貢院去看了看。
江南貢院又稱南京貢院、建康貢院，位於金陵
城南，始建於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初
為縣府學「童生入泮」（考秀才）考試場所，
明、清兩代因舉行鄉試（考舉人）、會試（考貢
生）需要而不斷擴建，以致逐漸形成一座佔地約
三十萬平方米的城中城，鼎盛時期有考號20644
間，成為我國古代規模最大的科舉考場。幾經打
聽，終於在風光旖旎的秦淮河畔見到了江南貢
院。沒料到的是，穿過「江南貢院」牌坊時，竟
迎面碰上一群「科舉名人」——
貢院門前百十米甬道（龍門街）上，矗立着一
群真人般大小的塑像。他們分別是風流才子唐伯
虎；《西遊記》作者吳承恩；「三絕詩書畫，一
官歸去來」，「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號稱
「秦淮寓客」，《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因虎
門禁煙而彪炳千秋的林則徐；中國近代實業家、
教育家張謇。
不用說，此六人皆與江南貢院有關，但功名在
身的卻只有四人：唐伯虎，弘治解元；鄭板橋，
乾隆進士；林則徐，嘉慶進士；張謇，光緒狀
元。惟二吳名落孫山，終生不第。
聽當地人介紹，立像時曾惹來爭議：立像的標
準是什麼？如果僅以與江南貢院有關，那名人可
就多了，徐光啟、方苞、秦大士（秦檜後人）、
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袁枚、顧炎武、陳獨
秀等，哪個不是名人？怎就不見為他們立像？如
果論以功名，二吳乃「落榜生」，資格何在？如
果取之以所謂「正面人物」，那就更不公，甚至
更荒唐了……
的確，這些個「微詞」很容易招致猜疑：將這
幫名宿請到貢院門口，究竟意欲何為？是鼓勵寒

窗苦讀，刻苦用功哩，還是證明條條大路通羅
馬，鼓動「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是肯定
科舉取士哩，還是否定之？
揖別群賢，來到「明遠樓」。明遠樓是考場監
控中心，以前在院內，而今卻成了當街矗立的街
頭建築。此樓林蔭掩映，四方四正，樓高三層，
四面開窗，飛簷凌空，高大雄偉，氣勢恢宏，儼
然一座巍峨宮殿。頂層簷下書有「明遠樓」三
字，載明身份；底層大門正中有「江南貢院」門
匾，漆底金字，凝重莊嚴；大門兩側分別各有四
個醒目的楷書大字：「明經取士，為國求賢」。
據我所知，這兩句官話可不是裝點門面的。凡是
有違這八字方針的，用時髦話說，一概零容忍。
尤其影響惡劣的科場腐敗案，如順治時的丁酉科
場案、康熙朝的辛卯科場案、咸豐年的戊午科場
案，都是殺了朝廷大員的。即使皇帝心腹如咸豐
的軍機大臣柏俊，也不能倖免。由此可見封建頂
層對科舉制度嚴肅性的堅決維護。
明遠樓雖是貢院的格式化建築，但其威嚴凜然

卻不容怠慢。凝視斯樓，很容易讓你生出許多感
嘆。
科舉作為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自隋唐開始，
已在中國延續了1300多年，至今還在某種意義上
繼續沿襲。
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應該說始終伴隨着中華
文明史，而最直接的結果便是選拔出10萬名以上
的進士，100萬名以上的舉人。儘管裡面混雜了無
恥卑劣之人，但從整體看，這支龐大的官員隊伍
裡，不乏一大批出色且極有文化素養的政治家和
行政管理者。這是不可抹煞的。至於范進中舉之
類的故事，就像俗話說的，林子大了，什麼鳥沒
有？
穿過明遠樓大門，見兩側闢有碑廊，陳列着

明、清碑刻約20餘塊。其中康熙御題碑、兩江總
督鐵寶碑、重修擴建貢院碑等，皆是研究明、清

貢院建制沿革和科舉情況的珍貴文物。
明遠樓之後是考場區，本應有蔚為壯觀的考場
建築群，但令人扼腕的是，在「拆貢院，闢市
場」的鼓噪聲中，堪稱文物的古考場被等同於科
舉制度毀於一旦，兩萬多間考號被悉數拆除，甚
至連貢院的檔案也被當作燃料燉了秦淮小吃！後
來，旅遊經濟興起，人們如夢方醒，恍然大悟。
追悔莫及的有關部門為了再現昔日考試景觀，大
抓招財進寶，這才又在明遠樓左右各復建考號20
間。我所看到的便是這些複製品。
東邊20間是「考場秀」場所。遊客付費後可以

着古裝，入號舍，答考題，玩一把「江南鄉試」
秀，過一過貢院應考癮。許多遊客，尤其老外，
都在那裡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其實，不曾經歷
過的人，除能逢場作戲找點樂子外，哪裡能體會
得出箇中滋味百之一二！
西面20間則是「考場再現」。考號外兵勇值

守，警衛森嚴。考號內，三尺案牘當門支撐，緊
緊夾在兩牆之間，案牘之後是考生座位。案牘上
擺有文房四寶、油燈等一應必需品。室內情形，
包括考生隱私，可謂一目了然，一覽無餘。如此
「透明」，委實令人難堪。考生待在裡面，與其
說像坐轎子，倒不如說像蹲班房，那滋味哪裡好
受！「田舍郎」們祖上無「背景」，爹娘無權
勢，家中無銀両，欲改變窮
苦命運，別無他途，惟十年
寒窗耳。因此，誰都不難想
見，他們不捨晝夜的苦讀，
盼的不就是有朝一日能坐在
這裡麼！尊嚴蕩然，斯文不
存，滋味固然難受，但千百
年來還有比這更公平的麼？
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你便是
公子王孫，又能如何？某著
名學者告訴我們，她當年與
曹汝霖、袁世凱的孫女、徐
世昌的侄女同班，但沒人注
意這些「班情」，包括家庭
很貧窮的同學在內，大家都
一樣，誰功課好誰就受尊
敬。追昔撫今，誰不感慨萬
千！
為再現考場情形，復建者

別出心裁，利用聲光電技術，在考號裡描摹考場
眾生相。有的得心應手，有的抓耳撓腮，還有的
正伺機作弊，考生塑像繪聲繪色，惟妙惟肖，無
不栩栩如生。尤其伺機作弊者，肥頭大耳，衣着
光鮮，一望而知，非富即貴。而作弊心理更是昭
然若揭：只因該死的制度約束，不得已才到考場
「屈就」，否則……其胸無滴墨，腹有慣技的丟
人表情，逗得遊客們紛紛捧腹。
古往今來，人們愛用這種漫畫手法將其臉譜

化，表達內心對作弊的嘲弄和鄙夷，但輿論是一
回事，現實又是另一回事。就在本文寫作期間，
央視6月17日披露，今年(2014年)湖北、河南兩地
高考又暴醜聞，個別官宦子弟高價請槍手替考。
其妄為之膽大，作弊之猖獗，手段之狡詐，莫不
令古人望塵莫及！
離開號舍，穿過花圃，我來到「至公堂」。這
裡原為考官們的辦公場所，現闢為展廳。我在這
裡稍事盤桓，略看了些介紹我國科舉制度形成、
發展的文字、圖片後便告別了。
作為曾經翹首高考的過來人，十里秦淮的江南
貢院之遊讓我意識到，當今的「科舉」制度固然
有待進一步完善，但誰又能說目前情況下，它不
是分配高等教育這種稀缺資源最好最公平的辦法
呢？

十年寒窗翹首處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二○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廿
五
日

即
將
到
臨
，
這

是
西
方
的
聖
誕

節
，
港
人
早
已

年
年
習
以
為
常
，
聖
誕

燈
飾
在
維
多
利
亞
港
兩

岸
從
十
一
月
中
旬
就
已

陸
續
亮
起
，
而
聖
誕
大

餐
更
是
年
輕
人
追
求
的

浪
漫
美
食
。

這
是
現
在
香
港
人
過

的
聖
誕
節
，
在
古
代
中

國
，
其
實
也
有
聖
誕

節
，
只
是
今
人
不
讀
古

書
，
特
別
是
港
人
對
中
國
歷
史

不
感
興
趣
，
就
多
數
不
知
而

已
。
唐
代
的
李
白
就
曾
在
一
篇

序
文
裡
說
：﹁
採
天
長
為
名
，

將
傳
之
無
窮
，
紀
聖
誕
之
節

也
。﹂
︽
元
史
︾
更
有
記
載
：

﹁
丁
丑
，
聖
誕
節
，
高
麗
王
王

植
遣
其
上
將
軍
金
詵
來
賀
。﹂

古
代
的
中
國
，
聖
誕
，
是
指
皇

帝
或
皇
太
后
的
生
日
。
中
國
還

有
一
個
被
讀
書
人
尊
為
聖
人
的

孔
子
，
而
孔
子
的
誕
辰
，
也
稱

之
為
聖
誕
。

台
灣
在
多
年
前
可
能
有
見
及

此
，
便
將
紀
念
耶
穌
誕
生
之
日

的
聖
誕
節
，
更
名
為
耶
誕
節
。

因
為
不
信
奉
基
督
的
其
他
教
徒

等
，
沒
有
理
由
認
為
耶
穌
是
聖

人
。聖

，
其
實
亦
有
刁
鑽
的
意

思
，
更
指
敏
銳
和
迅
速
的
意

義
。
比
如
︽
北
齊
書
︾
說
：

﹁
人
心
亦
大
聖
，
我
前
疑
其
欲

反
，
果
然
。﹂
元
代
關
漢
卿
寫

的
套
曲
，
亦
有
催
馬
加
鞭
，

﹁
恨
不
聖
到
俺
佳
人
家
門
前﹂

的
用
法
。

聖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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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江南貢院

■江南貢院


